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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凡人」的契機和困境： 
交友App對同性戀認同發展的影響

秦蘭珺

摘要

「同性戀」身份的發明和發展伴隨現代性的發展，網路社會同性戀

文化如何變遷？本研究以現代人際組織方式和現代空間組織方式的發

展為線索，研究了二者當下最新的結合形態、也是社會化媒體的最新

發展「交友App」對同性戀亞文化的影響。研究發現，一方面同性戀在

網路空間建構了自身的文化陣地，生產出以「同志亦凡人」為代表的身

份話語；友好的同儕社區和便捷的交友途徑在身份發展初期不無促進

作用。另一方面，在網路、社交和同性戀者三者的相遇中，一系列二

元性彼此同構、相互強化，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可能進一步加劇同性

戀個體「雙重身份」這一本來就十分典型、通常較難掙脫的人格發展階

段，阻礙其「人格整合」進程。為讓新技術應用成為通向「同志亦凡人」

的積極因素，需要在網路社交中增加資訊與實在、關係與深度、圈裡

與圈外的相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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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portunity and Dilemma of Queer as Folk: 
On Matchmaking Apps’ Effects on Gay Ident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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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the invention and evolution of homosexuality is concomita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especially in the modern way we arrange space and 

link people, how does homosexuality evolve in the Internet age? In this study, 

focusing on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development, we speculate how 

matchmaking App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that also stan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ow we arrange space and link people, may affect gay 

individuals. On one hand, gay culture constructs its own subculture cyber-base, 

producing Queer as Folk as its standard discourse. On the other han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ocial intercourse, and homosexual 

love, a series of dualities mutually strengthen, probably exacerbating the double 

personality problem, which is already a typical predicament of gay individuals 

under strong social pressure and usually blocks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development toward personality integration, the final stage of gay identit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dvises more reality-based information, more depth in 

relations, and mor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nside and outside, if we attempt 

to make matchmaking Apps a positive force toward Queer as F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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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為現象的同性愛古已有之，但作為身份的「同性戀」卻是歷史產

物並伴隨歷史發展。19世紀以來，工業革命和現代科技為同性戀的產生

提供了物質基礎；1 
20世紀下半葉開始，各色「後現代」理論和平權運

動，又為同性戀的發展提供了文化和政治話語；今天當資訊革命推動歷

史步入資訊社會，同性戀又將如何與該進程結合，而這樣的境遇又為其

發展提供了哪些可能？

具體到中國，什麼構成了同性戀當下的歷史境遇？一方面，新世紀

以來，雖同性戀權益保障措施扔有待出台，但以新刑法廢除「流氓罪」

（1997）、《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不再把同性戀統劃

入疾病（2001）、官方首次公佈中國男同性戀人數（2004）、央視一套《新

聞調查》播出關愛同性專題《以生命的名義》（2005）、復旦大學開設《同

性戀研究》公選課（2005）等幾個節點性事件為標誌，同性戀在官方話語

層面經歷了合法化。但另一方面，在異性戀文化統治的主流話語生產和

日常生活實踐中，即使不被當作「罪人」和「病人」，同性戀也始終做不

了正常人：在「人咬狗」的新聞觀念下，同性戀被製造成社會或娛樂新

聞中的「怪人」；在HIV防治大旗下，同性戀被當作需要特殊關照的潛在

「危險人群」；在「粉紅經濟」新業態中，同性戀更是被描繪為具有享樂傾

向和較高消費能力的「消費達人」。

圖一 同性戀社會化媒體圖譜及相關平台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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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樣的境遇中，社會化媒體的崛起、發展為同性戀建構自

身文化提供了契機。如上圖坐標軸所示，雖側重點和表現形式不同，

所有的社會化媒體都有內容和社交二維。在異性戀文化統治的主流文

化和兩性社交之外，新興的社會化媒體自發成為同性戀建構自身話語

和關係的另類空間。通過與不同階段、形態的社會化媒體結合，同性

戀正逐步生產出自己的文化陣地，它由另類媒體、議題廣場、熱點話

題、生活社區、趣緣小組、大V網紅、粉絲團、個體關係網等共同構

成，充當了生產同相戀自身話語和關係的另類平台。

恰恰與主流文化建構的各種「非常」形象不同，這個形成中的亞文

化生態圈努力建構的正是同志的 「凡人」形象：「同志亦凡人」不僅是平

權運動中最常見的標語，也充當了同性戀話語生產的核心。它是抗議

污名化、娛樂化同性戀形象的出發點；它是另類媒體建構同性戀正面

形象的努力方向（鍾文慧，2016）；它直接被用來命名一批頗有影響力

的同志劇、影音論壇、視頻平台；3 它是同性戀博主通過記錄日常生活

展現的凡人常心；4 它是LGBT網路視頻平台自製作品的重要主題；它

更是各類同性戀社區的熱門話題：「何必那麼矯情地去糾結同性戀或異

性戀，一個詞而已，本來就沒區別，何必自尋苦惱呢？」「我們也終會

接受屬於自己的生活狀態，並且心平氣和地過成想要的幸福。」5 甚至

就連以同性戀電商服務為代表的「粉紅經濟」也聲稱要「以『 消費』為切

入口，勾勒出一副『同志亦凡人』的和諧社會圖景」（Zank, 2014）。「同

志亦凡人」儼然已成為同性戀圈子最合法的身份話語。

用符號建構「同性亦凡人」這一標準話語的同時，我們禁不住進一

步提出，互聯網對「同志亦凡人」的實踐究竟有何影響？為此，本文將

以位於上述圖譜最右端的交友App為切入點，分析同志社交應用在「同

志」走向「凡人」過程中可能發揮的作用。本文為何選擇社交應用？首

先，從技術應用自身的發展來看，「內容」到「社交」不僅是上述坐標軸

的兩極，也差不多構成了新世紀以來社會化媒體的發展趨勢。當新媒

體逐步從傳統媒體下解放，必將在「內容生產」這一「老本行」之外的「關

係生產」中發現更廣闊的立足和發展空間；而當媒介革命的影響逐步發

酵，其觸角也必將從內容－符號拓展至關係－行為層面。因此，在關

係－行為生產的一端進入新技術和亞文化的結合，更能體現新媒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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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充分的發展形態中給亞文化帶來的影響。其次，從亞文化自身角

度來看，如果性取向定義了同性戀，不難理解，以同性愛為中心的社

交不僅是該文化的核心，也衍生了其他文化症候。相對衍生特徵，同

性社交與最新社交技術的結合，更能構成網路時代觀察同性戀亞文化

發展的切入點。然而更重要的是對於通向「同志亦凡人」之路，比起「如

何說」，以社交為核心的「如何做」更應是關注重點。畢竟符號建構只是

開始，日常踐行才是「凡人」的完成。

因為同性戀身份的發明和發展和現代性的發展密切相關，尤其和

現代人際組織形態和空間組織形態的發展密切相關，本文第一部分將

在人際和空間組織形態的發展中定位同性社交App，從而闡明這一技術

應用作為當下最先進的「現代」社交技術對同性戀身份發展的正面意

義。又因為「雙重身份」是同性戀身份發展、人格整合中最具症候性的

階段，同時也往往是當下同性戀個體深陷其中的困境，所以本文第二

部分將以「雙重身份」這一老問題為核心關切，考察同志社交App會對

該問題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借分析工具與其目的可能辯證關係，本

文希望在社交App在同志群體中普及不久的當下，預警其可能產生的

消極影響，以推動同性交往之器和「凡人」身份之路更理性、積極的結

合方式。當涉及具體例證時，本文將以該領域在中國大陸地區無論普

及率和先進性都堪稱典範的社交應用Blued
6 為例。

從陌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交：同性戀認同發展的契機

人際關係與空間組織的現代形態與同性戀的產生密切相關。如果

傳統手工業生產在前現代親族關係下開展，工業生產和現代空間不僅

讓人脫離了親族熟人社會，也創造了「陌生人」和陌生人集聚的都市，

讓「隱匿」的個體有了社交選擇和性向探索的可能（Henning, 1997）。本

文對同性戀當下形態的考察就沿著人的組織與空間的組織這兩條主線

以及二者之互動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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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都市陌生人到「對面的陌生人」：同性戀認同與人際組織
技術的協同發展

在波德賴爾和本亞明筆下，「陌生人」是一種觀察視角。陌生人在

城市遊蕩，成為現代生活的隱匿觀察者。現代社會發展至今，「陌生

人」又被置於社會學研究下，成為一種關係類型。在《找工作：關係人

與職業生涯的研究》（Granovetter, 1974）中，Mark Granovetter將視野從

社會學慣常關注的強關係轉到弱關係，從找工作不能單憑熟人這一日

常經驗出發，強調弱關係能打破親戚朋友構成的強關係的同質性，在

工作資訊的多樣性上有天然優勢。7 弱關係研究一直不慍不火，直到世

紀之交才迎來自己的時代。網路應用普及，網路社會崛起，互聯網方

便了弱關係的廣泛建立。今天從論壇發帖到大群求助，不需理論學

習，人們也會借弱關係尋求資源。從「陌生人」到「弱關係」，從關注主

體的隱匿性到資源的多樣性，現代社會不僅創造了「陌生人」這種新人

際形態，也隨社會的發展賦予它不同意義。

近年來，尤其對於一線都市青年，通勤和工作大幅壓縮社交，日

常交際僅限同事與同行，在該群體中製造了業餘時間與各種圈外人聊

點「非正事」的需要。至此，「陌生人」又演化為一類被稱作「陌生人社

交」的服務。當下，該服務主要表現為一系列基於地理位置的服務（簡

稱LBS）8，以用戶即時位置為基礎，提供附近—從「對面」到幾公

里—的交友選擇。不難看出，該社交場景建立在即時地理毗鄰性

上，這一發起關係的邏輯把使用者從由一系列傳統邏輯—同族（親

族關係）、同鄉（地域關係）、同床（婚姻關係）、同院（居住地理關 

係）、同窗（學業關係）、同事（工作關係）、同行（事業關係）、同好（興

趣關係）等—構成的通訊錄熟人圈中解脫出來，為陌生人社交提供

了可能。

中國大陸地區同性戀的出櫃率很低，9 公開的交友途徑常行不通，

比起上述都市青年，對於同性戀者，在本就稀缺的社交機會中滿足其

特定需要的同性社交更少。在網路社交興起前，他們或是圍繞少數親

密伴侶，結成家族式小圈子；10 或是以異性戀的方式隱匿在「正常」的

人際關係中。但無論是有組織的小圈子還是分散的「個體戶」，都多少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0).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2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存在著拓展同性戀人際網的需求。這讓同性戀總能成為同時代最新社

交技術應用的先鋒。在移動互聯網尚未興起之前，各大論壇的同性戀

頻道（如天涯「一路同行」）、各類同性論壇的交友板塊大多是該論壇最

活躍的區域；除此之外，還有眾多專注交友（如「BF99」、「飛贊」）、形

式婚姻配對（如中國形式婚姻網）的網站，為同性戀社交需要提供各類

專業服務。2012年中國大陸使用手機上網的網民規模首次超過台式電

腦，同性社交App也順勢成為當下最主流的同性交友工具（當下此類應

用中堪稱「獨角獸」的Blued也是在這一年上線的）。交友App比起之前

的網路社交工具，最大特色就是上述基於地理定位的交友功能：同性

戀個體根據自身定位，可以看到附近的同性戀用戶，查看其用戶名

片，發起社交邀請，尋找似乎遠在天邊、卻可能近在咫尺的伴侶。不

難理解，這讓Blued宣傳口號「他就在你身邊」成為該類服務最動人的描

述（圖二）。

圖二 同性戀陌生人社交服務廣告：「他就在你身邊」

註：圖片來自Blued官網截圖

這樣看來，社交App首先是一種先進的人際社交工具，能更即

時、便捷地滿足同性群體的交友需要，但為了深入理解該技術製造的

「你身邊」這個新型空間形態的意義，文本還需將該問題放入另一個脈

絡中：伴隨著現代性發展的空間組織技術和同性社交空間的協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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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灰色「漁場」到彩虹「同城」：同性戀認同與空間組織技術
的協同發展

空間的組織對同性戀有何影響？該問題最經典的研究當屬卡斯特

對三藩市同性戀特區的分析。上世紀40年代大量同性戀開始朝以人口

流動和文化多元著稱的三藩市聚集，70年代同性戀活動家米克爾在可

觀的同性戀人口基礎上，發起了「買了卡斯特羅」運動，卡斯特羅地區

逐漸形成了包括居民、商業、酒吧、餐廳、電影院、文化中心等在內

的同性戀自治村和人口比率佔優勢的選舉區，並通過文化和政治參與

推動了三藩市乃至全美同性戀平權運動。「當男同性戀分散時，他們並

不是男同性戀，因為他們是隱形的」，換言之，空間上的聚集形成了同

性戀文化特區，由於兼備可見性與保護性，對同性戀身份發展不乏積

極意義（卡斯特，2002：248）。

中國不存在類似卡斯特羅的文化特區。圈子依託高牆大院（軍隊、

監獄、煤礦、單位大院），個體光顧盜獵「漁場」（李銀河，1998：252–

273）。如此構成的特權空間或地下空間一度充當了中國同性戀社交的

主要場所。尤其是後者，由於其開放性和社會性，常常是同性戀認識

新同志的途徑。「漁場」主要表現為某些特定酒吧、公共浴室、廁所或

公園某角，是同性戀對由異性戀主導的公共空間的「盜用」和再詮釋。

在這些地方，同性戀借助半公開的符號—曖昧眼神、特定服飾、行

為上的性暗示等—試探對方情況，建立人際關係，是在城市中分散

的同性戀暗自交友的權宜場所（劉達臨、魯龍光，2004：152–153；李

銀河，1998：252–273）。之所以選擇這些場所，由同性社交的境遇和

特徵決定。一方面，由於社會壓力，同性戀社交向「自己人」公開身份

的同時需要向大眾隱藏；另一方面，由於尋找性伴侶是同性戀社交的

重要功能，同性戀交友又常面臨公共和私密的矛盾（親密行為常常對應

私密空間）。不難理解，正是由於兼具公開性和隱秘性，以上場所構成

了同性戀認識新朋友的「盜獵」空間，但也因為相同原因，存在著身份

暴露和衛生隱患。

不難理解，上述LBS同性交友服務延續的就是「漁場」承擔的功

能。但一方面，新的社交形態基於個體地理定位，其社交空間呈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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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傳統「漁場」的系列差異：為不同個體定制的複數空間vs.對所有個體

一樣的單數空間；由移動位置勾勒的交友地圖vs.由固定地點構成的社

交場所；為同性戀創造的資訊空間vs.被同性戀盜用的物理空間。另一

方面，新的社交形態基於社交平台資料匹配，使用者在註冊時將自身

情況和社交需求 11 以標籤方式提交平台，平台根據初始標籤和使用者

行為在後台完成初步匹配，再把交友人選推送給前台供用戶進一步選

擇。與「漁場」半公開的符號試探相比，這種方式更明確；與在公廁門

後留聯繫方式或在早期交友網站流覽交友需求的「人肉」匹配相比，這

種方式更高效。然而更重要的是，匹配由社交平台掌握資訊，在後台

進行，相對前兩者都更隱匿。不難看出，無論是基於地理定位的資訊

地圖，還是基於大數據的自動匹配，新的同性戀交友借資訊構成的另

類實在，消解了匹配要「公開」而交友需「隱匿」這一曾經需要在同一物

理實在中解決的矛盾。樂觀地說，從漁場到陌生人社交應用，過去的

灰色偷情地帶變成了今天的彩虹同城交友。

更重要的是，同性社交服務往往以交友為中心，營建包括新聞、影

視、直播、討論、電商、票務等服務在內的同性戀文化特區。以Blued

為例，平台內所有活動和文化生產都直指男同性戀的需求，相對於所謂

的日常實在，不啻為「為男同性戀所擁有、所生活、所享受愉悅的地

方」。這在很大程度上，充當了上述卡斯特指出的文化特區功能（卡斯

特，2002：248–251），彌補了中國同性戀地理特區的空缺。換言之，同

城交友社區依託垂直資訊服務構成另一個意義上的全城同性戀聚集地；

同時相較傳統虛擬社群，建立在地理毗鄰性上的建交邏輯又方便關係從

線上到線下轉化，為同性朋友隨時隨地在「附近」面基12
 提供了技術保障。

如此同城交友社區由於同樣「兼備可見性和保護性」，在一定階

段，對同性戀早期身份發展不無價值：「和很多人的第一反應一樣：身

邊的gay真不少。在學校的時候，一打開軟件，一公里範圍內就有很

多，甚至有的距離顯示就在隔壁……柴靜在她的《看見》中寫到，同性

戀就隱身在這個國家中，將近三千萬人。」13 對於個體，這是「看見」同

類時的自我脫敏 14，是置身同類時，從隱身到公開、「口是心非」到「口

示心扉」的心理／行為變化。對於群體，這則是同類聚集中「我們」的建

構（張盈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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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一下，現代社會的發展推動了組織方式的發展，組織方式的

發展也影響了同樣隨現代社會發展的同性戀，這尤其體現在空間和人

的組織以及二者的互動中。在個體層面，如果在親族關係統治的社

會，「父母的臥室」是發生親密行為的唯一空間；那麼今天，任何一個

「附近」都可能承載即時動議的「面基」。在群體層面，如果創造了陌生

人的都市為成規模的性向探索提供了現實（reality）基礎，那麼普及了弱

關係並創造了陌生人交友的互聯網則為同性戀身份的發展提供了另類

現實（alternative reality）條件，換言之，社交App位於人際組織技術和

空間組織技術的交匯點，作為當下最先進的技術應用，為同志群體創

造自身的社交文化、發展自身的社交身份提供了可能。但與此同時，

我們也應該看到在該空間和人際形態中存在的隱患，尤其表現在對同

性戀身份認同的進一步發展中。

第二人生和櫃中生活的相互強化： 
同性戀認同發展的困境

無論技術發展多麼先進，無論它看起來給生活帶來了多麼積極的

影響，最終我們還是要看它對於我們最關心的那些問題，究竟意味著

什麼。這個問題對於同性戀者，就是一種一直以來普遍存在的雙重人

格困境。那麼，社交App對於同性戀的這一困境，究竟意味著什麼？

虛擬和實在的雙重人格對人格整合的障礙

哪怕置身同類，同性戀在社會交往時也常以綽號示人（李銀河，
1998：252–273）。如此表達與隱藏的悖論—隱藏才能表達—雖非

同性戀獨享，但這裡的原因更難明說：「在一個污蔑同性戀並通過各種

機制限制其表達的社會裡，同性戀很難完成自我認同，社會的敵視及

其相應後果迫使大多數同性戀在各種禁錮下尋求雙重生活」（Chauncey, 

1994, p. 280 ），即公開表現為異性戀，私底下卻是同性戀。無論是「出

櫃」這一隱含「內」－「外」兩重空間的說法，還是「形式婚姻」15 這一同性

戀常用來應對主流文化的策略，都是如此雙重生活的症候。綽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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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種狀態的表徵，它將同性戀與其「正常人」身份隔離開來，也將

同性戀的生活與其正常生活隔離開來。同性戀使用綽號，網路用戶則

使用帳號。在某種程度上，用戶與同性戀存在著人格結構上的同構。

早在1984年，Sherry Turkle就將電腦當作一種精神分析的對象，提出

電腦可以充當一部分既有「自我」的投射媒介，同時也能充當發展中的

「自我」進行自我探索的建構性媒介（Turkle, 2005, pp. 20–21），但如果

不當使用，也可能成為培育「雙重人格」的溫床。這一點對於有條件長

時間接觸電腦、又缺乏較強把控能力的青少年群體尤為明顯，形成了

一種被「網路雙重人格」現象（彭文波、徐陶，2002）。

另一方面，當下中國大陸很多青年同性戀都是通過上網，在對自

我性向的發現中成為一名「非主流」；同時也是借助上網，把「自我」中

非主流的那部分投射到網上，在網路建構的「另類實在」中自由袒露其

作為同性戀的「第二自我」（白相輝，2007；方禎臻，2010）。雖然，同

性戀隱匿的「雙重生活」和網路使用者潛在的「雙重自我」這樣的同構十

分有助於二者結合，在推動亞文化擁抱新技術上不乏積極意義。但在

第一／第二自我對櫃外／櫃內生活的結構性強化中，如此雙重性也被隔

離在實在和虛擬的差異空間，其影響很可能導致同一個人在網路空間

表露為同性戀，在實在空間隱藏為異性戀，且儘量保持二者的分離，

即在「另類實在」中過把「非主流」的癮，以便在日常實在中繼續維持「主

流」。在這個意義上，網路非但不能助推同性戀處境的根本改變，反而

可能強化讓「雙重生活」這種需要得以存在的現實秩序。然而更重要的

是，這種人格分裂狀態可能直接阻礙同性戀的自我認同發展。其實，

早在信息技術普及前夕，特克爾就已經做出警告：「小心與電腦建立的

關係非但不能為你的人格發展提供空間， 反倒可能關上其大門」

（Turkle, 2005, p. 24）。具體到同性戀，根據人格發展理論，同性戀要完

全接納其性身份，需要經過一系列從認同困惑、認同比較、認同寬

容、認同接受、認同驕傲到認同整合的發展，若想完成最終整合，一

個重要環節就發生在認同發展後期，在這一環節，同性戀將突破「雙重

生活」這一由社會壓力導致的個體困境，不再刻意以「異性戀」示人來隱

藏同性戀身份。只有經過這個階段，同性戀才能將「同性戀」當作其複

雜「自我」的一個正常側面，與世界達成和解。16 此時他將不再執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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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異性戀的二元區分，既能自在表達差異性向，又能以平常心經

營平凡生活，也即完成上述「同志亦凡人」的最終認同。

無需多言，「隱身」為異性戀的「正常人」非但不是「陽光下自由行走」

的「凡人」，還可能阻礙通向「凡人」之路，在風平浪靜的自我麻醉中滯

留認同發展於中途。如果說如此「隱身」狀態，對於同性戀似乎個人和

社會成本較低，不啻少數族群的權宜之計，那麼聯繫新社交技術影響

下同性戀的人際關係傾向，這一狀態就呈現出諸多問題了。

弱關係和強關係的二元對立對人格整合的障礙

上文提到，同性戀的形成伴隨著現代人際組織形態的發展。現代

生活將人從圍繞著親族關係的熟人社會解放出來，又在以陌生人和弱

關係為特色的社會中，為性向上的少數提供了拓展交友圈並在此過程

中發展身份認同的條件。但必須看到，陌生人或弱關係的正向作用僅

限身份發展早期，如果在此關係狀態滯留，而限制了能提供穩定長久

支援的人際關係的發展，則會帶來包括認同在內的一系列問題。讓我

們從Blued的綽號「約炮神器」、「不擼的」說起。

一份當下同性社交軟體的盤點做出如下結論：「總的來說，同性社

交軟體越來越多，而同性的『戀愛者』卻越來越少」（蘇琦，2015）。究

其原因，在網友對Blued為代表的同性交友平台社交生態的眾多吐槽

中，一張曬圖很有說明性（圖三）。根據Blued官方，平台建立的初衷是

讓同性戀衝破各種藩籬，讓「就在你身邊的他」彼此以心相示，結成以

心換心的情侶。其結果卻是很多情況下「走心」和「走腎」、「戀愛」和「約

炮」、「情侶」和「炮友」的錯位：「見到過好多，上來就是：約嗎，你家

我家還是如家」，要不就是開門見山問「情況」（年齡、身高、體重、「長

度」）的。17 
Blued由此有了「約炮神器」、「不擼的」的民間戲稱。其實，

該現象並非網路交友專利，在網路興起之前，「漁場」亦稱「飄場」，「漁

人」別號「飄飄」，也是為了形容這種同性戀在社會上拓展關係時伴侶頻

繁更換、關係淺嘗輒止的情況（魏偉，2012：33–35；李銀河，1998：
252–273）。同性交友應用在接過「漁場」的功能時，也順便延續了「漁

場」的部分生態，似乎並不值得大驚少怪，但不得不承認，互聯網確實

降低了性交往在資訊上的門檻，加劇了該狀態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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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你為什麼卸載Blued」，知乎網友「天馬行空的味道」對此提問的圖片回應

註：圖片來自網路

網路同性社交為何「約炮」流行？一個軟體實際形成的生態常常位

於技術帶來的可能和用戶真實需求的交匯處。從技術的角度，不得不

承認，相比於傳統人際形態，網路開創的社交確實具有「弱關係」傾

向。強／弱關係作為單純的技術氣質和社會學特徵本來無所謂優劣，更

無關乎「合法」。但當它具體出現在不同語境，就會產生具有不同價值

屬性的社會效應。例如，如果弱關係與職業關係結合能有效促進工作

資源的流動和重組，不無職業價值；那麼弱關係與性關係結合，確實

也能在技術上同樣助長關係的流動和重組，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以兩性

婚姻為代表的主流性制度和該制度維護的主流社會關係，不被明文禁

止也為風俗禁忌。不難理解，性行為上的「非主流」—婚外性、婚前

性、LGBT—人群自然傾向在互聯網提供的這一另類關係空間尋求

滿足自身特定需要的關係模式，這讓幾乎所有的社交App都存在著被

用來約炮的潛能和可能，只不過根據平台生態和治理力度，該趨勢的

發展程度和表現形態有所不同而已。在這個點上，必須承認，同性戀

網路交往與一般社會網路交往、異性戀網路交往有著共同性。

但另一方面，與普遍意義的約炮相比，同性戀「約炮」在生成機理

上確實有特殊情況。首先必須承認，該現象有其性行為特徵上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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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由於同性性行為與生殖分離，與異性戀相比總體上更少功利性，

不僅更具享樂特質，也較少受其他關係約束（李銀河，1998：157–

161）。這一特徵尤其在以「性樂型」為代表的少數同性戀人群中尤為突

出，導致關係不固定、頻繁更替乃至一次性關係消費的傾向。18 換言

之，出於其性向和性特質自身需要，同性戀中的部分群體或在部分情

況下確實是自願滯留在弱關係中的。但必須看到，同性戀亞文化和主

流文化一樣，在根本上追求的也是以情感為基礎的長久、穩定的性伴

侶模式。究竟弱關係為何很難進一步發展成強關係，理解這一點，此

處就要引入上文提到的「雙重身份」問題。

圖四 Forbidden Triad模型

註：圖片來自Granovetter（1973）

為了隱藏身份，同性戀常常需要維持同性戀社交圈和日常社交圈

的隔離（魏偉，2012：123–124）。但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根據社會關

係理論，A和B、C同時建立了強關係而B、C之間卻不存在關係，這

樣的三角關係狀態（圖四）十分罕見（Granovetter, 1973），被稱作「不可

能的三角關係」（forbidden triad）。通俗來講，如果一個人和另外兩人都

十分親密，那麼這兩人十有八九也多少知道。如果將此模型應用到同

性戀的處境，就會出現以下情況：如果某未出櫃的同性戀堅持在強關

係中經營「正常人」和「同性戀」兩個社交圈，那麼就有可能暴露身份。

面對這種風險，最常見的做法就是犧牲掉同性戀圈子，只將該圈子的

形態限制在弱關係中，尤其要避免為其添加以情感糾葛為代表的「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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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關係，與此同時，卻在其他由血緣、經濟甚至「婚姻」等關係組成的

日常關係矩陣中，繼續若無其事地經營一個異性戀者的正常生活。此

時對於其隱匿的性身份，剩下的除了飽受壓抑的性需要，就是發育不

全的弱關係，熊熊燃燒的需要與門檻較低的關係一拍即合，形成了以

「約炮」和「419（for one night）」為代表的性文化現象。

不難理解，親密、穩定的伴侶對於同性戀人格的進一步健康發展

具有正面促進作用（卡斯特，2002：22）。換言之，雖然弱關係讓同性

戀個體發現了其他同性戀，產生了「我不孤獨」的群體認同。但若要推

動認同進入下一階段，弱關係最好能發展出強關係，產生「始終有你」

的更穩定、強烈的人際支持。在這個意義上，滯留於弱關係無疑會阻

礙認同發展。然而更重要的是當滯留發生於借網路建構的空間，當網

路、社交、同性戀三者相遇，同性戀的隱藏身份和互聯網的隱匿身份

相互強化，構成更加隱匿的「櫃中」身份，與「櫃外」的公開身份相對；

同性戀亞文化特區與互聯網垂直社區結合，構成了同性戀借互聯網實

現的「第二人生」，與異性戀世界中的「日常人生」相對；同性戀社會交

往和互聯網社交結合，強化了彼此氣質中的「弱關係」傾向，與由穩定

關係模式構成的「強關係」相對；最後，櫃外－櫃內，日常人生－第二

人生，強關係－弱關係三重二元結構又相互結合，強化了主體的分裂

特質，甚至陷其於分裂難整合的困境（圖五）。

圖五　三重二元性相互強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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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當我們從「雙重身份」的角度觀察同性戀網路社交中的約炮

現象，就會發現，「約炮」不僅是維持其雙重身份的策略，也可能會進

一步加劇其原有的「雙重身份」困境。因此，如果「約炮」對於其他群體

只是一種補充「合法性關係」的手段，還只停留在行為層面；對於同性

戀這一本來就存在認同問題的群體，則很可能阻礙其人格整合進程，

產生更具根本性的負面影響。換言之，由於同性戀群體本來就存在著

群體意義上的人格整合困境，約炮的影響能夠從單純的行為層面波及

到更根本人格層面，本文認為，這正是同性戀網路約炮相較普通約炮

行為最重要的特徵，也構成了本文考察同性戀網路約炮的核心關切。

在同志通往「凡人」之路上，若不警醒這一負面影響，很可能陷同志於

「雙重身份」的中途。

結論和建議： 
「凡人」話語及其實踐的可能背離和避免措施

以Blued為代表的同性交友應用提供了一種可能，讓同性戀以一種

門檻較低的方式滿足其「隱匿與表達」的矛盾需求，在這個意義上，同

性戀確實進化出了隱身術2.0。但如果不經反思地接受這種技術的「加

持」，如此欲望滿足的短期手段就很可能阻礙身份表達的長遠途徑。換

言之，同性交友App在同時滿足「隱匿與表達」需要的同時，也進一步強

化了該需要的前提：雙重身份以及維持該狀態的需要和慣性；但同性戀

要想完成自我認同，成為坦然表達其欲望的「凡人」，卻需要進一步打破

「雙重身份」，將分裂的「雙重」人格整合為完整、單一人格的多元面向。

畢竟，「陽光下自由行走的『凡人』」一定不是「隱身」意義上的自由

行走，更不會帶著人格分裂的「內傷」自由行走。如果一方面在網上高舉

「同志亦凡人」的大旗，一方面卻因網路人格強化了本就潛在的雙重生

活，陷在通往「凡人」之路的途中，那麼就只能是站在壓抑的立場上求解

放，借製造關於解放的話語實施更隱秘的自我壓迫（福柯，1989：7）。 

與此同時，在這片到處生長解放話語的「沃土」中，「粉紅經濟」開疆拓

土，聲稱要挖掘同性戀群體的「消費共同體」屬性，勾勒出一副「同志亦

凡人」的消費日常。於是，作為「正常人」的美好生活嚮往尚未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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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消費者」的用戶肖像已經繪製。19 如果現代婚姻制度是「以通姦和

賣淫為補充的一夫一妻制」（恩格斯語），那麼是否可以戲稱這樣的同性

戀存在為以「Blued們」及其周邊產業鏈—粉紅或灰色—為補充的

異性戀生活？

看來，從一開始真正的問題就並非「如何隱身」，相反問題就出在可

能只會從「如何隱身」思考問題，可能只把新技術當「隱身術」來使

用—不管這種技能多麼高超。隱身雖不乏「凡人」之路初期必要的「保

護性」，卻欠缺後期需要的「可見性」和「開放性」。如果一定要隱身，隱

身最多只能是通往凡人之路的緩兵之計，更重要是在獲得一定程度的安

全感後，伺機走出這個由弱關係、虛擬人格和同性愛構成的隱匿生活，

從弱關係中發展出更為持久、穩定的強關係，讓網路身份成為實在身份

的正面強化，從而助推「雙重身份」進入最終的人格整合階段。

可以看到，今天已經出現了推動變革的時代大勢：父權制解體，

婚姻家庭呈現多元發展態勢（晚婚、同居、丁克、形式婚姻、同性戀

「婚姻」、離異家庭、重組離異家庭等），影響到尤其以青年為代表的婚

育家庭觀（卡斯特，2002：260；馬春華等，2011）。與此同時，資訊技

術推動文化多元發展，「少數」族群在技術「賦權」中亮相，大眾有更多

機會以間接或直接的方式接觸「少數」，以更理性、平常的心態接納差

異的要求和經驗。

在這樣的背景下，或許可以嘗試在以下三個方向上努力，有意避

免社交App的不當使用對同性戀原有「雙重身份」困境的加劇。首先是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資訊和實在的關聯。事實上，比起傳統社交服

務，LBS的一大特色就是「地理位置」的實在性以及建立在地理實在性

上的社交發起邏輯。如果使用者能提供相對真實的資料，以更真誠的

態度交往，非但不會造成虛實兩隔的狀態，反倒有可能成就線上 -線下

聯動的社交網路。其次是在一定範圍內，推動關係朝深度發展。雖然

單憑用戶名片上頭像、年齡、身高、體重這些不乏身體指向的初始資

料，也能促成一場門檻較低的「約會」。但在如此「只約不聊」的狀況

外，平台大部分服務支持的是各種形式的趣緣、地緣或業緣社交。在

豐富的社交生活中，推動關係朝更豐滿和深入的方向發展，想必是最

符合平台初衷的交友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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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在適當時機，促成圈裡和圈外的互動。在這一點上，必須

看到，垂直社交平台建構的往往是封閉的亞文化特區，因此更要有意

識地走出特區。在各種「混居」的社交空間與圈外人互動。或許並非每

次互動收穫的都是正向經驗，但長遠來看，提升可見度總歸是通向「凡

人」進程的必要條件。20

現在讓我們重新回到社會發展和同性戀身份發展的問題。在某種意

義上，是現代社會及其發展製造了「同性戀」，從芸芸眾生中揀選了這個

特殊群體，給與其特殊標誌和特殊關照，但這個群體的目標卻是回到

「凡人」中去。換言之，「同性戀」身份的製造通向的是爭取「凡人」生活

的鬥爭，是這一願景的最終實現。只不過這裡的「凡人」生活不再是同

質而模糊的眾生經驗，而是多元而差異的平常體驗。從「眾生」到同性

戀，又從同性戀到「凡人」，但此「凡人」不再是彼「眾生」。借「眾生」到

「凡人」這一同性戀身份和文化的沿革，我們可以看到伴隨著技術發展的

歷史的辯證揚棄，可以見證從工業到網路社會的複雜沿革。更重要的，

這個揚棄或沿革的過程還需要人的清醒鬥爭，在這裡我們可以找到人作

為歷史主體的位置。我們需要認識我們的工具，才能夠駕馭我們的工

具；更重要的，我們需要認識我們在歷史中的位置，才知道駕馭工具走

向何方。陽光下自由行走，需要的是一場根本變革，資訊革命及其所提

供的另類空間，是一系列變革的助推；但主角，依舊是人自身。

最終需要指出，本研究也有很大遺憾。主要表現在因各種條件限

制，未能展開呈規模的實證調研，僅結合相關社會學、心理學、亞文

化研究的成果對一系列現象進行了思辨分析。交友技術將如何影響同

性戀的社交狀態，該社交狀態又將如何影響同性戀的人格狀態？諸如

此類潛隱複雜、尚在發展中的問題，還需感興趣的研究者尤其借社會

學、人類學、數據科學的實證方法跟進研究。在這裡，本文與其說給

出了結論與建議，不如說提出了問題和設想。

註釋

1 「同性戀」概念的產生與現代醫學類別化趨勢密不可分，但醫學發展以一系
列與現代性相關的趨勢為前提：一方面，工業革命在前現代社會圍繞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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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勞動生產之外製造了新的生產勞動，推動家庭結構變遷，個人從強
制性親屬關係中脫離；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交通資訊技術發
展，大大提高了人口、資訊、資源的流動，與此相伴的城市化進程又大大
提升了人口數量、密度和異質性，個人因而能在個體關係網中選擇和確認
自我的身份（Emilio, 1993; Adam, 1985）。

2 「內容」的一級，淡藍網、「中國同志之聲」網路電台、《同志之聲》微刊、
「同志亦凡人」視頻網為代表的同性戀內容平台通過垂直內容再編或原創，
生產同性戀自身的話語。沿坐標軸依次向右，以同到網、蕾絲網為代表的
同性戀票務和電商平台，在深耕垂直細分服務的同時，也逐漸開始打造以
生活服務為中心的同性戀社區。天涯「一路同行」版、百度相關貼吧（Gay

吧、Les吧等）、中同論壇、QAF影音諮詢論壇等為代表的BBS，提供了
同性戀討論公共議題的空間，形成了相應的公共社區；「阿強同志」、「召
召與木木」、「三色堇吳幼堅」、「李銀河」等為代表的博客，借日誌這一具
有人格特質的深度內容生產孕育出較早一批社區名人；以飛贊網、尋他
網、我愛 les代表的SNS，則以個體主頁網路的方式建構了以個人關係網
為依託的同性戀圈子；作為SNS的細化，豆瓣相關小組（「做一個不苦逼
的同性戀」等）、知乎相關話題（「同性戀」「同志亦凡人」等）則借助評論／
知識的互動生產，形成了同性趣緣／知識社區；微博則在內容－個體－社
群的互動生產和強強聯合中，進化出了將內容升級為熱點、個體推向大
V、社群打造為具有動員潛質的粉絲團的能力。而以鹹蛋家、Blued直
播、GAYLIVE為代表的直播平台，則借具有人格特質的視頻生產與粉絲
互動，生產了同性戀自己的網紅。最終，在坐標軸靠近「社交」的另一級，
各類同性戀QQ群、微信群等即時通訊應用以及Blued、ZANK等為代表的
新興陌生人交友App，則致力於以更直接的方式，作用於個體同性戀的人
脈生產。

3 美劇Queer as Folk（中譯「同志亦凡人」）共播出五季（2000–2005），內容
為美國匹茨堡一群同性戀的愛情與生活，豆瓣平均評分9.1，被譽為「最
gay又最不gay」的同志劇經典；知乎週刊《同志亦凡人》由知乎官方於
2017年7月28日出品，彙編自「同性戀」相關問答精品貼，由「什麼是
LGBT」、「同性戀不是病」、「性取向能改嗎」、「向父母出櫃」、「反思同性
戀遊行」、「美國同性戀運動簡史」等14個專題構成；新浪加V認證微博
「同志亦凡人」是同名視頻網站的官微，後者是一家非盈利性網路視頻自
製平台，以長期挖掘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內容為定
位，致力於「通過全面的記錄中國LGBT文化的發展，提高公眾對LGBT

人群的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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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例如「召召與木木的博客」截止2018年7月，訪問量近1,200萬。博主「木
木」是與其同性伴侶「召召」相濡以沫18年，博文多是對其日常情感和瑣碎
生活的點滴記錄。

5 參見Blued 熱門話題「同志亦凡人」，訪問日期，2016年3月18日。
6  與Blued類似的同性社交應用較著名的還有Zank、Aloha、Gaypark等，

Blued是其代表。中國男女同性戀近7,000萬人口，Blued註冊用戶2,200

萬，每2名男同性戀，就有1名使用Blued，在國內同志市場中佔比85%。
Blued用戶近九成是18–35歲的青年群體，平均月收入水準為8,198元，一
半以上有全職工作，一半以上有大專以上學歷，近1/10日均使用時間超過
兩小時，近1/3有同性伴侶，一半以上選擇單身生活。在最受LGBT歡迎
的社交媒體中，Blued僅次微信排名第二，在最受LGBT群體歡迎的同性
戀社交媒體中，排名第一（Blued, 2015）。作為一款整合了LBS（地理定位
服務）和智慧匹配的陌生人交友平台，Blued代表了當下較先進的社交應用
形態。又因為公司在愛滋病防疫上的貢獻，其負責人耿樂曾受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接見，構成了另一個意義上的「代表」，可以說，在普及率和先進性
上，Blued都堪稱當下同性戀垂直社交行業的典範。

7 《找工作》是格蘭諾威特對弱關係的基礎性研究之普及和應用版。在之前
發表在《美國社會學》上的〈弱關係的力量〉中，格蘭諾威特指出，在微觀
層面生產凝聚力的強關係反倒可能因為圈子化，造成宏觀層面的社會隔
離；而在微觀層面常被指責為「淺交」的弱關係，卻能在宏觀層面促進資
訊和人的流動，連接整體。其中，格蘭諾威特從持久度、情感強度、親密
度（互信度）和互惠度四個維度衡量關係的強度，區分出強關係和弱關係
兩種形態。通俗來講，在我們的日常感知中，「熟人」就相當於強關係，
「生人」或不太熟的人相當於弱關係（Granovetter, 1973）。

8  LBS即Location Based Service的簡稱，中文譯為「基於位置的服務」，是
通過無線網路或外部定位方式（如GPS）獲取移動終端使用者的位置資訊，
在地理資訊系統平台的支援下為使用者提供相應服務的一種增值業務。當
下中國人日常生活中常出現的外賣和網約車服務等都是LBS應用。

9 「出櫃」指同性戀公開性身份。同性戀被稱為「躲在櫃子中裡的人」，常常
迫於社會壓力隱藏身份，以異性戀的方式生活。「出櫃」即同性戀公開身份
和性傾向的舉動。根據《第二屆年度中國LGBT群體生活消費調查報告》
（2015）顯示，總體來講只有4%的被調查的LGBT（男同性戀、女同性戀、
雙性戀者、跨性別者）群體自稱完全出櫃，4%對公司老闆、上司出櫃，
15%對親近的同事出櫃，21%對一些家人出櫃，59%對好友出櫃。26%的
LGBT完全沒有出櫃（同志商務，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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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這種聚集方式有一定的排外性和隱匿性，圈外人較難發現。根據中國愛滋
病防治相關政策分析課題組的一份內部報告（2008），以北京為例，同志圈
子多以「家族」的方式存在，其結構猶如水中漣漪，內核是一對「情侶」，
有一定經濟實力和人脈。其周圍凝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家族」
核心圈。沿內核向外，各個體基於自身的人際網，又擴展出更大的圈子，
依此外推。該「家族」一般要經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的才能成型，結構相
對比較穩定。常常依託軍隊、煤礦、監獄和單位大院等封閉空間。

11 自身情況一般主要包括年齡、頭像、身高、體重、性角色（1／0）和體型
（猴、熊、狒狒、肌肉、勻稱），交友需要主要包括交友目的（想聊天、求
約會、找閨蜜、找男友、陪健身等），喜歡的對象體型和性格類型（暖男、
忠犬、天然呆、小清新、大叔、爺們、陽光等）。Blued使用者在註冊時將
自身情況和社交需求以標籤方式提交平台，平台根據初始標籤和使用者行
為（如果有相關資料）在後台完成匹配，再把人選推送給前台。「標籤」是
進行匹配的重要依據，增加標籤選項，提升匹配，優化推薦，構成了平台
升級的重要內容。

12 「基」指男同性戀的性活動，「基友」最初指男同性戀之間的關係（後來經過
從「關係曖昧的同性好友」到「志同道合的好友」的語義延伸）；「面基」即與
好基友見面（邵燕君、王玉玊，2018）

13  參見知乎閘道於「Blued這款軟體現今是否在同性戀群體的負面影響多於正
面？」的回答。很多網友談到了Blued對其身份認同的正面價值。

14 對同性戀的「非正常」刻板印象對於包括同性戀在內的所有群體適用。「自
我脫敏」指同性戀自行去除「非正常」標籤的過程。

15 形式婚姻指的是一對男同伴侶和一對女同伴侶結成兩組異性戀婚姻並公開
對外，但私下扔維持同性愛關係。

16 人格發展學派將同性戀身份認同的六個階段概述如下：（1）認同困惑：個
體初次察覺自身的同性戀特質 ,開始感到內在的衝突，常以否認或防衛的
方式維持異性戀的自我認同；（2）認同比較：個體開始慢慢接受自身的同
性戀傾向 ,雖不再以異性戀作自我描繪 ,卻可能貶低異性戀者，以減輕不一
致的自我形象，同時為了避免負向評價，仍以異性戀示人；（3）認同寬
容：個體更強烈地認為自己是同性戀，容忍而非接受其同性戀身份，並開
始與其他同性戀和同性戀亞文化接觸，如果接觸經驗是正向的，會促使其
進入下一個階段；（4）認同接受：個體能視同性戀為一種有效和正常的生
活方式，重新建構其人際矩陣，此時個體雖仍以異性戀示人，但已經開始
主動選擇性暴露「性身份」；（5）認同驕傲：個體相當接納自己同性戀特質
的同時，也感受到社會的拒絕，開始積極推動同性戀價值，進行同性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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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運動，加深個人對同性戀的正向認同；（6）認同整合：個體開始領悟到
同性戀與異性戀各自所具的價值，不再視異性戀社會大眾為敵人，開始嘗
試和異性戀發展支持性的互動關係，接納自己也接納別人，不再為彼此的
不同感到不安了（李銀河，1998：62）。

17 參見知乎網友對「Blued這款軟體現今是否在男同性戀群體的負面影響多於
正面？」的回答，尤其是帳號為「趙彌」和「匿名使用者」的高讚答案。 

18 在《中國同性戀研究》中，同性戀被分為意向性、性感型、性樂型、複合
型四類。性樂型是以追求性快感滿足為目的的同性戀類型，往往把肉欲
享受放在第一位，常與性伴侶之間感情淡漠，甚至沒有情感情，其性關
係多不固定，大多為青年男性人口（劉達臨、魯龍光，2004：47–61、
214–221）。

19 根據2014年資料顯示，中國的LGBT市場達到3000億美元，僅次歐洲
（8,700億）和美國（5,000億）。由於中國同性戀基數大，潛力尚未發揮，該
數字仍有極大上升空間。在粉紅經濟的誘惑下，尤其在社會化行銷的趨勢
下，同性戀群體認同中的「消費共同體」屬性將是未來的重點挖掘對象：
「有57%的同志選擇會在社交平台上向朋友分享推薦自己的消費體驗，
67%的同志有過將他人分享作為自身消費參考的經驗，由此表明，男同志
群體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的使用體驗中會自覺或不自覺的產生從眾消
費心裡，將群體內他人的消費行為作為自身消費行為的參考，以減少消費
時的不確定性，提升群體內部人員之間的彼此認同感」（ZANK，2014）。

20 近年來一個十分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微博超級話題「#我是同性戀#」：
2018年4月13日，微博官方管理員發佈公告，開展為期三個月的集中清
理行動，內容包括同性戀題材的漫畫及短視頻。該行為激起網友公憤，圍
繞說明為「撐同志，反歧視！發聲路上，有你更有力量！」的話題「#我是
同性戀#」發聲。24 小時以內，話題閱讀量破億，討論度超過 17 萬。在
網友壓力下，微博於公告發佈66小時後採取相應解禁措施，包括開封以
「同志之聲」為代表的系列帳號。截止2018年7月，「#我是同性戀#」以6.4

億閱讀量，60萬討論度躋身微博超級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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